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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歌，即吴语地区的民歌民谣，它是江南水乡的天籁，吴文化的明珠。 

 吴歌在丰蕴悠长的吴文化环境中孕育成长，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据顾颉刚先生推测，“吴歌最早起于是何时，我们不

甚清楚，但也不会比《诗经》更迟。”1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吴歌辑录，是

南朝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这些被郭氏称作“清商曲辞”的民间俗乐歌词，

以“子夜歌”为代表，含蓄缠绵，委婉清丽，独具艺术的魅力。吴歌婉约清新

的民间气息注入文坛，一度引起一场关于古风与新声的争论。其绰约风姿、水

乡文采，倾倒无数文人雅士，吴歌形成“吴格”，深刻影响了后世诗歌创作，

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唐代诗人纷纷拟作吴歌，李白有《子夜吴歌》：“长安

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

征。” 缠绵之柔情，悲悯之愁肠，流传千古，脍炙人口。明代苏州文人冯梦

龙对吴地民间曲辞偏爱有嘉，曾辑录《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

歌》，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之后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与丰富生活，成

为吴歌发展历史上继南朝乐府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上世纪初期，在五四

新文化大潮裹挟之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一场歌谣运动蓬勃展开，吴歌被大

规模收集并纳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苏州籍的顾颉刚编录《吴歌甲集》，作为

“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2，引起学界注目，被胡适誉为“是给中国文学

史开一新纪元了。”3刘半农的《江阴船歌》，不仅作出了“中国民歌的学术

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4，而且他有意仿效吴歌创作新诗，结《瓦瓮集》，

在当时普遍的欧化潮流中，荡起一股清新质朴之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大

规模的吴歌研究高潮兴起，随着长歌《五姑娘》等的挖掘整理，使长期以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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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族没有长篇民间叙事诗的观点受到挑战，具有重大的文学史意义，美学家

王朝闻赞之为“卓越的发现，伟大的诗篇”。 

 吴中雅韵风情的浸染，江南软水温山的滋养，造就了吴歌清婉隽秀的独特

美学风貌。“吴地山清水秀，风光明丽，影响到艺术上，表现为秀美细腻，与

北方的粗犷豪健、中原的淳朴敦厚，殊为不同。”5如果说慷慨激昂、尚武好

勇的北方民歌是英雄之歌，那么缠绵婉转、柔媚多情的吴歌则可谓儿女之歌。

自然天成的文学性与音乐性相交融，形成了吴歌以“情”为核心的艺术魅力。

无论短歌小调，还是长篇叙事诗，吴歌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生在水乡，传唱

在水乡，吴歌可谓典型的南曲水调。水网交错、湖塘星布的吴地风情，赋予了

吴歌清新的水的气息、鲜活的水的灵性和开放的水的品格。其情感色调与传情

方式，都象江南的流水一般，随物赋形，变幻多姿。吐柔情如涓涓细流，曲水

通幽；诉悲情如大江东来，卷起千堆浪；悯人间，如烟波太湖，深沉浩淼。 

 《乐府诗集》选辑《子夜歌》四十二首，都是五言四句的抒情短章。《唐

书乐志》曰：“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一

千多年前是否真有一位名叫子夜的多情女子，如今已无从考证，但这些以“子

夜”为题的诗篇，缠绵悱恻，哀婉动人，鲜明地体现出吴歌缱绻温柔的特色。

如“长夜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描写一个女子深

夜里独守空房，思恋情人，好像听见了他温情的呼唤，情不自禁地应出声来，

多情思妇的孤形只影、寂寥心声，刻画得惟妙惟肖、生动传神。又如“揽裙未

结带，约眉出前窗。罗裳易飘飏，小开骂春风。”女子晨起凭窗，一袭暖风拂

起衣裳，让她念起闺中欢愉，竟与春风打情骂俏起来。其娇嗔佯怒之态，甜蜜

陶醉之心，跃然纸上，如在目前。 

 吴歌的柔情不仅体现为低回吟咏的柔媚，也有大胆率真的一面。以苏州为

中心的吴文化地区，在历史上较早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商业的发

展，市民阶层的兴起，带来了个性解放的人本思想潮流。正是在这种新兴的思

想文化背景下，明清以来，吴歌中出现了大量的“私情歌”。这些情歌大胆地

抒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和生命欲求，是人性的呼唤，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

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6。尤其可贵的是，私情歌所描写的爱情

关系中，女性往往更加主动大胆，充分肯定和张扬了女性的独立人格和生命意

识。甚至在性爱关系中也不例外，如《卖盐商》中：“十二杯酒凑成双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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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搭伲情哥郎君两个轻轻悠悠进香房，香房里向小妹姑娘顺手弯弯撩开格顶青

纱帐，济手弯弯搭郎解带脱衣裳。”私情歌杰出的艺术成就在于细腻的心理描

摹。盘答是一种重要的抒情形式。“郎唱山歌唱私情，句句唱动姐妮心”，

“丢块石头探深浅，唱支山歌探郎心”。情投意合的男女双方一问一答，一唱

一和，彼此试探，时进时退，时掩时露，展开心灵的碰撞，宛如流水般跌宕起

伏、缓急相间。长篇叙事歌大多有“熬郎”唱段。熬即思念的意思，“熬郎”

就是孤单女子思恋情人的长篇内心独白。如《白六姐》中的“大熬郎”，以时

间为序，从正月唱到腊月，有十二个段落，数百句唱词，围绕一个“熬”字，

铺展出自然气候、花草农物、耕织劳作、往事回忆等方方面面，希冀与落寞相

交织的心理情感流淌其间。以情带事、事中含情的叙情性，是吴歌长篇叙事诗

的一个普遍性特点。 

 在吴歌的儿女情长中，时常也包含着深沉的人文情怀、深刻的悲剧精神。

这种大境界，来自水天一色的浩淼太湖，来自广袤开阔的江南土地。“月子弯

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到他州？”这首脍炙

人口的吴歌，最早的完整记录见于宋人话本小说《冯玉梅团圆》，传唱至今，

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其声凄切，其意凄凉，在发自胸臆的哀愁中，交融着家

的牵挂，乡的惆怅，以及生命的同情。悲，是吴歌情感的重要色调。吴歌的长

篇叙事诗，大都是倾诉悲情的悲剧诗，而且具有彻底的悲剧性。由文人参与加

工的中国古典戏曲几乎都有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从现代艺术精神的角度看，

这淡化了作品的悲剧性力量，甚至有人因此得出中国传统艺术缺乏真正的悲剧

精神的判断。但是在长篇吴歌中，常常没有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一唱三叹、九

曲回肠之后，以苦难的殉情作结。当美好的爱情姻缘不能实现，五姑娘投河自

尽（《五姑娘》），赵圣关遁入空门（《赵圣关》），张二娘撞柱身亡（张二

娘）。民间有“唱完赵圣关，口中吐血痰”之说，这不仅是形容其歌篇幅之

长，更是强调其情哀怨之深切。这种彻底的悲剧性，由吴歌主情性的特点所决

定。吴歌来自民间，发诸自然，不假修饰，是下层普通民众心灵的呼声。他们

将所闻、所见、所遭遇的种种苦难传唱为歌，抒发心灵深处的愤懑与哀痛，不

吐不快。他们要冲破礼教的桎梏，追求生命的解放和自由，他们不需要廉价的

安慰，也无所依凭，只有将一腔爱恨唱个荡气回肠、淋漓尽致。数百年前，冯

梦龙断言“有假诗文，无假山歌”7，道理正在于此。这也正如刘半农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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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空气，在别种文艺中多少总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谣中却永远是纯洁

的，永远是受不到别种东西的激扰的。”8 

吴歌“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情感色调，无论温柔、率真、深

沉、悲切，都是自然的流露、自由的抒发。《乐府诗集》中的《吴声歌曲》以

五言四句为主，间有杂言。明清以降，吴歌的体式日益活泼，不讲究句式匀

齐，也不讲究平仄押韵，而是依照吴语发音吐字的节奏自然抒唱。吴方言自然

天成的音乐性，赋予了吴歌和谐的韵律与声调波动之美。 

吴歌唱句多用衬字，又多以叠句形式联缀成段，伸缩自如，富有弹性和韧性。

衬字叠句不仅是吴歌的声韵婉转，也形成了描写细腻的特点。如《杨村丫枝》

中写淘米是“嘎格三嘎”、“淘格三淘”、“漾格三漾”，接着烧粥则“托格

三托”、“煎格三煎”，精致致入微地描摹出贤惠女子操持家务的细心和耐

心。吴歌历来为人称道的形式特点是“指物借意”与“上句述其语，下句述其

义”，前者即双关，后者具有起兴之味。双关既采谐音，也取谐意，其中最为

盛行的是“莲藕芙蓉”和“蚕丝布匹”，充分体现出江南养蚕缫丝、种藕采莲

的水乡风情。 

吴歌的独特修辞与句法，被诗坛称作“吴格”，曾引起很多后世诗人的仿拟，

诸如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刘禹锡的“东边

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都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句。 

吴歌作为民间歌谣，既通俗晓畅，又雅韵天成，具有俗中见雅的独特风

貌。这是风采卓然的吴文化孕育滋养的结果。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是中国最

具雅风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通俗文艺的大本营。吴歌字字生香、句句有情，

她的影响早已不限于江南一隅。20 世纪 30 年代，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

《天涯歌女》根据吴歌《知心客》改编；40 年代，《一江春水向东流》插唱

《月子弯弯》；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代表专程赴苏州考察吴歌；2005

年，根据吴歌长篇叙事诗创作的音乐剧《五姑娘》摘得“文华奖”桂冠；2006

年，吴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歌不仅是民俗学、社会

学、历史学、语言学的珍贵文献，而且在审美的意义上，她也是活的生命，具

有永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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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9 月于苏州独墅湖 

 

 

 




